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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日本，已經解禁集體自衛權，
而且對當年對外發動戰爭的歷史所進行
的解釋，日本官方的立場也開始逐漸保
守化、右傾化。這樣的時局發展，令人
對日本以及東亞的前景產生出憂慮之
感。值得一提的是，不久之前，日本和
韓國就慰安婦問題達成了協議。記者也
就這一系列問題向呂芳上求教其看法。
在呂芳上看來，日本向韓國，就慰安

婦問題作出致歉，是一種片面的道歉。
其原因在於，呂芳上認為，慰安婦不僅有
韓國人，海峽兩岸均有女性受害者在其
中。但是，日本政府卻沒有向海峽兩岸作
出任何形式的道歉，所以，這種致歉當然
是片面的、有差別的。而類似於南京大屠
殺這樣的歷史事件，在呂芳上看來，文獻
均已經公佈出來，但是至今，日本仍舊有
人否認這段歷史。
更值得關注的，在呂芳上看來，是美國

與日本存在的某種程度上的「共犯結

構」。他認為，從日本作為實質武裝力量
的自衛隊的形成，到自衛隊從專守防衛改
變成向海外派兵，每一個步驟，背後都有
美國的影響力，所以，某種程度上，日本
走到今天這個局面，是美日共同形成的。
這一點，在呂芳上看來是不能夠忽視的。
呂芳上對記者表示，歷史是需要正義的，
讓歷史的真相還原，是歷史研究者的責
任，也是知識分子不可推脫的職責。

文、攝：徐全

呂芳上前來香港城市大學參加的「超越國族的歷史學與戰爭責
任」國際學術研討會取得了圓滿成功，這也是香港首次舉辦類似
議題的學術研討活動。本對歷史的負責精神，包括呂芳上在內
的眾多學者就中日關係的歷史與未來，談了自己的看法。
例如，來自中國內地的學者徐勇便從日本的軍國體制的形成與
戰爭的決策角度反思了日本的近現代歷史。他認為，日本明治維
新之後，由於軍政關係的特殊演變，延續了中世紀武家私兵的情
形，產生了隸屬於天皇的皇軍，因而近代形成的文官控制軍隊的
原則被一再挑戰。他認為，近代日本幾乎每隔五年至十年便要對
外發動一次侵略戰爭，龐大的戰爭機器使得軍隊的力量迅速擴
充。而在這一過程中，日本軍人屢屢挑戰文官政府，最後乾脆形
成了軍人組閣的局面。可以說，日本的軍國體制，與戰爭爆發具
有非常深刻的內在聯繫。
而來自日本的學者則強調，應當特別警惕的是，今天的人們絕
對不能夠掉入到歷史修正主義的陷阱中。可以說，整個研討會，
圍繞歷史、國族、責任等議題展開，取得了諸多的學術共識。

文、攝：徐全

歷史、國族與責任 不能忽略的美日「共犯結構」

■■中國軍隊的大刀隊在抗戰中中國軍隊的大刀隊在抗戰中

■研討會現場

呂芳上是在前來香港城市大學參加「超越國族
的歷史學與戰爭責任」國際學術研討會過程

中，接受本報記者的獨家專訪的。而他是次前來
香港進行學術專題報告的主題，乃是「以血還血
抑或以德報怨：對戰爭倫理與責任的一個反
思」。

治學研究乃理想的人生
曾經擔任過「國史館」館長的呂芳上，仍舊是
一典型的學者風範。他說，作為一名學者，會擁
有廣闊的學術空間，有條件去推動自己的學術理想，
所以是純個人性的。而擔任「國史館」館長，則是介
乎於政治和學術之間，畢竟，「國史館」直屬於「總
統府」。所以，作為一個行政單位，「國史館」考慮
的乃是長遠的問題。
而在重要性上，呂芳上認為，「國史館」的重要優
勢乃是保存史料，尤其是涉及到兩蔣的歷史文獻，吸
引了包括中國大陸學者在內的眾多學界人士前來查
閱。而過去蔣介石日記的出現，也推動了對相關歷史
的研究，所以「國史館」也成為了一個學術交流的平
台。據了解，「國史館」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職能。
呂芳上說，在不斷開放史料的同時，「國史館」也會
召集學術會議等活動，而出版學術成果也是一個非常
重要的工作。
精通歷史的呂芳上對於學術研究，有自己獨到的見
解。他認為，研究歷史，需要對多元進行掌握，而這
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學者自己的心態。所以，一個學術
會議，應當讓不同觀點的人進行交流。不過，歷史觀
的多元是否會影響到歷史研究的客觀性呢？呂芳上表
示，多元雖然很好，但是許多學者並不知道站穩自己
的立場，一些歷史事件，資料已經公開，而如何去詮
釋這些資料，則完全憑借學者自己的良心；當然，他
認為，也能夠從一個學者的立場中，去看到一個人如
何使用史料。但無論怎樣，應當最低限度地降低自我
的主觀色彩。這是歷史研究特別需要注意的。

警惕戰後的日本社會
呂芳上今次來香港，乃是參加一個和中日戰爭歷史
有關的研討會。作為一名研究歷史的學者，呂芳上卻
沒有脫離對現時的觀察。他對當前的日本社會以及中
日關係的觀察，展現出了非常濃重的歷史厚重感。
呂芳上認為，戰後的日本，無論從哪方面而言，已
經重新站了起來。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下，日本
出現了對過去發生的戰爭進行合理化解釋的現象。在
他看來，這是一種民族主義的國家論述，以此來進行

戰爭責任的逃避。
此外，另一個在呂芳上看來不能夠

忽略的現像是：日本社會存在一種
「服美不服中」的心理情結。具體而
言，日本社會認為當初在戰爭中，乃
是被美國打敗，而非中國；而遭遇過
原子彈襲擊的歷史，也使得日本社會
出現了「受害者」與「加害者」二者
意識混合的情況。在不久之前，美國
總統訪問日本廣島，這一舉動在呂芳
上看來，也有可以討論的地方。他
說，那一天，是美國的國殤日，作為
美國總統，應該去向美國軍人行禮。
但是美國總統卻去了廣島。雖然美國
官方一再表示，不會就當年對日本使用原子彈道歉。
但是在呂芳上看來，從實質上而言，訪問廣島這一舉
動本身，便已經是一個「隱晦的道歉」。
呂芳上直言，戰爭的反省，需要的是客觀，日本在
這一方面顯然做得還不夠。該如何讓這一段歷史不被
後人忘卻？他表示，一方面，是各種歷史資料要盡量
公開，同時，對參與過戰爭的老兵以及受害者的口述
歷史工作也要進行：畢竟，在戰爭中，受害最大、最
無辜的，是百姓，所以這些人對戰爭的回憶，也最為
親切。
有一種觀點認為，今天的日本已經是民主國家，所
以不可能走上侵略或是擴張的道路。呂芳上表示，歷
史是不能夠假設的，也不能夠預測。他認為，日本是
一個資源少的國家，向外發展乃是必然；需要討論
的，乃是這種「向外發展」的形式和相對條件。呂芳
上並且舉例：美國亦是繁榮的民主國家，但仍發動過
伊拉克戰爭。所以，現實政治在呂芳上看來，有時是
難以預測的。

歷史的教訓：國家需要強大
在甲午戰爭結束之後，當時的清國掀起了留學日本

的高潮。該如何看待這一歷史現象呢？呂芳上認為，
當時的中國人已經認識到了國家的落後，希望通過學
習西方，達到以夷制夷的目的；而在向外學習的過程
之中，最為方便的途徑便是日本，所以便產生了留學
東洋的熱潮。不過，呂芳上認為，日本人是看不起中
國的，對中國人有輕視之感。而作為一個國土狹小的
國家，日本需要市場，所以隨軍國主義的興起，便
與中國又一次出現了戰爭。
不可否認，近年來，無論是在日本抑或中國大陸，
歷史學界都存在或流行這樣一種觀點：歷史上，中日
之間的戰爭是由一系列偶發因素造成的，所以二者的
戰爭不具有必然性，也是可以避免的。對於這樣的看
法，作為一名資深的歷史學者，呂芳上認為：中日當
時是否必有一戰，乃是偶然性與必然性因素的結合；
而歷史的小因素、偶發因素，是不會影響大歷史的趨
勢的。因此，在他看來，某種程度上，戰爭幾乎是難
以避免的。
經歷了戰火與鮮血的洗禮，今人可以從戰爭的歷史

脈絡中找到怎樣的啟示？呂芳上告訴記者：今人，需
要在思考中反省自我、追溯歷史；而根本上，則是國
家需要強大，那便不會有外侮。

呂芳上的「反思」：
在治學與歷史中求時代啟示
呂芳上給人的感覺，是一個謙虛而嚴謹的學者。曾經擔任過台灣

「國史館」館長的他，依舊保持學術至上、研究第一的人生信

條。在接受本報記者訪問的過程中，呂芳上講述了他對治學、歷史

研究的方法與原則、近現代中日關係及其歷史啟示的看法。從呂芳

上對歷史的見解中，依然可以感受到他深邃的歷史洞察以

及宏觀性的整體思考。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在人們研究歷史或是閱讀歷史學著作的過程中，
進行一種概括和總結時，定量分析或是定性分析所
帶來的數字統計是不可缺少的。例如，在一場戰爭
中，究竟有多少人傷亡、多少人失蹤、多少人失去
家園，都會成為一個又一個的統計數字，成為後人
引用的文獻和資料呈現出來。所以，在歷史學的研
究中，數字統計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不能夠忽略的是，每一個數字統計的背

後，其實代表的都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家庭
所經歷的悲涼的故事。呂芳上接受記者訪問時表
示，歷史是需要正義的，因為在任何一場戰爭
中，受到最大傷害的，便是平民。這一觀點，可
謂是對唯數字主義觀念的一種批判。的確，我們
不能夠僅僅只是看到戰爭中的數字統計。因為失
去一個生命，和失去一百個生命，其實同樣是對
人性的傷害。在過去十多年有關中日戰爭歷史問
題的爭議中，時常有日本方面的右翼人士質疑南
京大屠殺的受難者人數。但是，在筆者看來，這
種爭論的核心應是以怎樣的心態去面對日軍當年
的暴行。從這個意義上說，關於人數的爭議，並
不能夠成為一些人否認日本軍隊暴行的理由和藉
口。因此，歷史是由一個個鮮活的生命組成的，
而不單單是數字的堆砌。 文、攝：徐全

採訪手記：

歷史不是數字的堆砌

■衡陽會戰紀念碑

■呂芳上

■抗戰中中國軍人的鋼盔

■■19371937年年88月月1414日日，，空軍戰神高志航與日本空軍作空軍戰神高志航與日本空軍作
戰戰，，大獲全勝大獲全勝。。

■為紀念抗日陣亡將士而
豎立的石碑，呼籲遊人保
持肅穆。此碑位於湖南。

■南嶽忠烈祠抗日陣亡將士總神位

■■七七事變紀念石碑七七事變紀念石碑。。


